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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钱并不是家长看重的，家
长更看重的是孩子由此获得的成
长。陈老师的家距离华强北只有三
站地铁。前几天晚上，他在网上看
到有小学生干代送服务后，就想让
女儿也体验一下。

8月1日上午，陈老师带着10岁
的女儿小陈来到赛格广场楼下,让
小陈出去抢单。一旦抢到单，他就
拿出手机用二维码帮女儿收款。代
送环节中，陈老师跟在女儿身后护
送。下午1点30分，小陈成功代送8
单，收获16元钱，之后她才和父亲去
吃午饭。“挺能锻炼孩子的。”陈老师
告诉记者，“女儿说过段时间和我们
去广州玩，之后她想拿这些钱买好
一点的魔方玩。”

记者采访了解到，代送的孩子
多住在附近，或其父母在华强北一
带做生意。孩子对这一带较为熟
悉，且他们通常只在街边的内部路
揽客，家长也较为放心。

张姐是江西人，目前在赛格电
子市场二楼销售电子产品。今年暑
假，在老家读初二的女儿来到深圳
陪妈妈。看到女儿无所事事，张姐
就让她下楼干代送。干累了或在非
高峰期没什么单子的时候，就回妈
妈所在门店吹空调。

在以销售通讯产品为主的飞扬
时代大厦楼下，也站着不少胸前挂
着收款二维码代送外卖的学生。一
名来自广东省遂溪县的孩子告诉记
者，他在老家读初中，暑假来深圳找
表哥玩，顺便出来干代送，就当是锻
炼自己。“一开始，我不敢说话，声音
低到自己都听不见，现在可以大声
招揽代送服务了。”他说。

这名来自遂溪的初中生旁边，
还有一对干代送服务的徐姓姐妹：
她们衣着整洁，大方揽客，如果同时
接到两单需要分送不同地方，姐妹
俩就会有序分工，分别派送。妹妹
小徐今年8岁，在深圳就读小学一年
级，其姐姐目前就读初二。“我从昨
天开始送，送了4单，挣了8块钱。
如果时间充足，一天送10单应该没
问题。”小徐告诉记者，其母亲就在
边上的飞扬时代大厦上班，她和姐
姐从小就在这一带玩，大人也都很
放心。

赛格广场的保安告诉记者，这
几天，这一带约有 30个学生干代
送。“有的干半天，有的干一整天。”
前述郭先生表示：“让孩子干代送，
目的就是锻炼孩子，否则他们就在
家玩手机。”陈老师也说：“希望借此
锻炼孩子，让他们懂得挣钱不易。”

锻炼孩子，不然在家就是玩手机

一个孩子奔跑着代送外卖。 代送孩子和“中介”对账。

小孩暑假实践“卷”出新赛道

代送外卖为快递员跑完最后100米
最近几天，深圳街头学生代

送快递的现象引发关注。8月1
日，记者在深圳市走访发现，代
送服务多在就餐高峰期，快递员
忙不过来时，会将客人点的快餐
或饮品交由代送人代送，这既省
去了快递员等电梯、找客人的时
间，又给了负责代送的学生锻炼
机会，备受一些学生、家长和快
递员欢迎。

走访中记者发现，代送服务
多出现在深圳市福田区华强北
一带，这些代送的孩子多为小学
生，最小的8岁，多数就读于小学
4 至 6 年级，稍大一点的读初
中。他们胸前挂着收款二维码，
接一单快递员扫给他们2元钱。
没接到单的也可帮专业代送人
代送，一单1元钱。

8月1日中午，从深圳华强北D1地
铁口出来，记者注意到，在赛格广场和宝
华大厦之间的内部路楼下，几个胸前挂
着用塑料壳套住的二维码的小孩正在路
边张望，看到有穿着黄马甲或蓝马甲的
员骑行过来，就大声喊道：“要代送吗？”
如果快递员停下来，孩子们就迅速围过
去喊：“选我，选我！”

记者注意到，代送的孩子有男有女，
年纪多在10至12岁。和孩子交谈中，记
者了解到，他们多为小学生，年纪稍大的
也就是初二、初三的学生。

赛格广场楼下，和其他独自揽客代
送的孩子相比，郭先生看起来较为特别，
他带着4个孩子负责揽收和代送。郭先
生是广东兴宁市人。郭先生告诉记者，
他家住华强北，出来干代送也就这几天
的事。“一天能代送50至60单，收入一百
多元。”提及干代送的初衷，郭先生告诉
记者：“四个孩子，有两个是我的，另两个
是我弟的。侄子暑假从兴宁来深圳玩，
我看他们在家就玩手机，干脆就带他们
出来干代送。”

弟弟结婚早，孩子稍大一些。一开
始，郭先生只带大侄子出来干代送。“代送
一单2块钱，侄子一天能挣20多块钱，他
很开心。”郭先生说，他们通常中午11点出
来，干到下午4点就回去了。看到堂哥挣
了钱，郭先生的女儿也想出来干。于是，
郭先生干脆把4个孩子都带了出来。

不过，在赛格广场正大门处就不一
样了，那里有位来自安徽的大姐专门干
代送服务，不少快递员和她比较熟，通常
会把代送服务留给她。这名来自安徽的
大姐告诉记者，她在这里干代送服务四
五年了，一天要代送500至600单，忙不
过来时，她把老公也叫来一起送。记者
夸赞大姐能干时，她谦虚地说：“也不都
是自己挣，忙不过来时，我们就分发出
去。”

正说着，几个没抢到单的孩子围了
过来，安徽大姐交代好配送地址后，就由
孩子们帮她代送了。不过，代送费就少
一些了：原本一单2元钱的代送费，如果
孩子从安徽大姐那里接单代送，孩子一
单只能拿到1元钱，大姐要拿走一半的

“中介费”。

近期，深圳华强北等地出现
小孩代送外卖的服务。配送员
省了时间，孩子赚了零花钱，家
长满意孩子的成长，三方皆大欢
喜。可这看似温情的“暑假实
践”背后，其实存在一些隐忧。

首先是未成年人的人身安
全。孩子奔跑于高楼电梯之
间，一旦摔倒撞伤甚至遭遇意
外，责任谁承担？快递员虽会
留存家长电话以备沟通，但这
并不是“免责协议”。一旦出
事，是快递员监管不力，是家长
监护失职，还是平台制度缺
位？侥幸心理不能成为忽视安
全的理由。

更加不容忽视的是，消费者
的知情权如何保障？点一份外
卖，支付的是平台与骑手的服务
承诺。如今，服务链条末端悄然
被替换为一个孩子。若送错地
址、汤洒饭凉甚至餐品丢失，责
任归属何方？而且不同于一般
快递，如果代送的是食品，可能
引发的食品安全风险会让消费
者成为无辜的受害者，知情权与
服务质量或双双落空。

有律师指出，外卖员以支付
报酬形式让未成年人代送餐，属
于从事营利性劳动，有可能构成
变相雇佣童工，涉嫌违法。不
过，在未成年人代送外卖的场景
下，可能构成承揽关系或雇佣关
系。若被认定构成雇佣关系，外
卖员需承担雇主责任。比如未
成年人因代送外卖发生意外，遭
受人身损害的，外卖员需承担相
应责任。而外卖平台、监护人、
写字楼管理方等，可能一个也

“躲”不掉。
因此家长口中的“锻炼”，看

似“多赢”，实则潜藏“多输”风
险。这也反映出，家长对孩子社
会实践的认知存在偏差。锻炼
孩子的初衷固然正面，但应选择
合法、安全、规范的方式。

（成都商报）

多名快递员告诉记者，他们送一
单的快递费是4至5元，如果高峰期
等电梯，送一单就耗费半个小时，通
常超时就会被扣钱。“超时10分钟，
扣一半配送费。超时15至20分钟，
配送费就没了。如果找人代送，代送
人一接手，我们就按送达了。这样，
即便分一半代送费出去也划算，我们
还可争取更多的单。”

配送前，快递员通常会向代送人
要电话号码，如果代送人是孩子，就
向他们要其父母的电话。一旦代送
过程中出现问题，快递员就可以找到

代送人或代送人的父母进行沟通。
记者了解到，孩子的代送服务备

受快递员欢迎。比如，有的快递员考
虑到配送地址在电子市场里，内部结
构比较复杂，各种“格子”不好找，就
会主动将给孩子的代送费提高到每
单3元。“另外，和职业代送人相比，
孩子通常拿到一单就马上去送，但职
业代送人通常要招揽到很多单才去
送，送餐没有孩子及时。”快递员告诉
记者，“而且职业代送人因为一次拿
的东西太多，东西容易搞丢，而且快
餐的汤也容易洒出来。”

一天能挣20多块钱
很开心

孩子

小孩代送外卖看似“多赢”
实藏风险

律师家长

比起代送人，更喜欢接单就送的小孩

快递员


